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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 明 过 了 头 □李国文 石 头 记
□王梦阳

■年轻人不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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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抢先未必卖

快，且步且思，晚发

也许先至，浅尝辄

止 ，等 待 或 能 有

益。更何况人生路

长，秋去春来，错过

这一个花季，还有

下一个赏花时刻，

青年的资本恰恰是

年龄，这是谁也夺

不走的本钱。

单 纯 的“ 老 头 儿 ” □张达明

翻过《三国演义》、听过三国故事
或看过《击鼓骂曹》戏曲的人，都记得
东汉末年那个名叫祢衡的年轻人。此
人很有文学才华，在汉魏文学史上有
他一席之地，可惜，他死得太早，才26
岁就被江夏太守黄祖杀掉，因此，他
遗留下来的作品不多。现在能看到的
只有《鹦鹉赋》和其他散佚文字了。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直到曹操
制伏吕布、袁绍等强手后，北方初定，
又将汉献帝由洛阳迎来，建都于邺，
改元建安。邺，位于河北省临漳县境
内。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渐渐有
了些气象。祢衡这位青年才子，从家
乡来到邺都求发展，自是潮流驱使，
也是应世谋生之道。可惜，步伐稍晚
了一些，好差使、好位置，都被捷足先
登者抢占了。连文学方面的“建安七
子”，除名声太大的孔融，曹氏父子不
得不认可外，其他几位不是老部属，
就是老朋友，甚至花重金从匈奴赎回
的蔡琰，也挤不进行列，更何况新来
乍到的祢衡呢。因而，闭门羹吃多
了，很有点儿败兴。

范晔在《后汉书》中写道：“祢衡

字正平，平原般（县）人也。少有才
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建安
初，来游许下。始达颍川，乃阴怀一
刺，既而无所之适，至于刺字漫灭。”

古人所谓的“刺”，就是今天的名
片，因为汉代的纸相当金贵，一般人
都用木板代替。祢衡刺上的名姓以
及自我介绍之类，久而久之，字迹都
被磨灭得漶漫不清了，仍无人理会与
接受，可见其求见之屡屡碰壁、奔走
之重重受挫。“尚气刚傲”“矫时慢物”
的祢衡，总碰钉子，自尊心大受打击，
当然是窝了一肚子火。恰好，孔融给
汉献帝上书推荐祢衡，认为他“淑质
贞亮，英才卓跞”，并说：“鸷鸟累百，
不如一鹗。使衡立朝，必有可观。”这
样高的评价，如同及时雨滋润着祢衡
的心田，自然引为知己，视为知音，遂
与孔融、杨修这些曹操的反对派，声
气相通，同仇敌忾。

其实，祢衡明白，孔融给汉献帝上
书未必管用，许都是曹操说了算。虽然
一为帝，一为相，但丞相做得了皇帝的
主，皇帝却做不了丞相的主。接下来，
汉献帝就将这份上奏“留中”了。旧中

国的皇帝，凡是不想管，管不了，又不
能不管的案子，一律留中书省存档。祢
衡很聪明，汉献帝的“留中”，其实是给
孔融一个面子，但到许都来求发展的
这个年轻人，剑走偏锋，偏要与曹操作
对，显然是聪明过了头。年轻人最怕感
情用事，脑袋一热，理智和清醒便全扔
脑壳后边，何况孔子二十世孙说了，

“使衡立朝，必有可观”。于是，就有了
大庭广众之下的“击鼓骂曹”，把曹操
骂得狗血喷头。

范晔《后汉书》记载：“是时许都新
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衡唯善鲁国孔
融。融亦深爱其才，数称述于曹操。操
欲见之，而衡素相轻疾，自称狂病，不
肯往，而数有恣言。操怀忿，而以其才
名，不欲杀之。”因此，被押送到荆州刘
表处，刘表深知这是曹操借刀杀人之
计，又把他送到江夏黄祖处，结果，还
是因他那“尚气刚傲”“矫时慢物”的性
格，终于掉了脑袋。击鼓骂曹，固然痛
快淋漓，但孤注一掷的战斗，从此成为
绝唱，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既勇敢又脆
弱、有胆量无谋略的弊病了。

细想祢衡，他来到邺都，目的本

来非常简单，说好听些，是求前途，找
到一份官职，领到一份俸禄。若能有
一份公粮可吃，也就不虚此行，为什
么一定要冒杀头之险，卷入孔融与曹
操这等上层人物政治斗争的漩涡中
去呢？你是个“小巴腊子”呀。可祢
衡不这么看，孔融说了：“淑质贞亮，
英才卓跞。”更何况，年轻人有激情、
好冲动、不怕事，别人一拱火，岂有不
跳出来之理，可惜，祢衡虽有一骑绝
尘的勇气，而无缜密思考的度量；有
拍案而起的架势，却无善始善终的谋
略，只好以生命为代价，来偿还聪明
过了头的莽撞了。

年轻人不识一点水性，轻易不要
“弄潮”。江湖水深，风高浪急，斟酌
行事，抢先未必卖快，且步且思，晚发
也许先至，浅尝辄止，等待或能有
益。更何况人生路长，秋去春来，错
过这一个花季，还有下一个赏花时
刻，青年的资本恰恰是年龄，这是谁
也夺不走的本钱。留得青山在，不怕
没柴烧，忙什么，慌什么，二十岁后有
三十岁，三十岁后有四十岁。祢衡
啊，着什么急呢？

作家汪曾祺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
士大夫”，他身上有一种文人雅士的闲
适、恬淡和从容。有趣的是，汪曾祺的儿
子汪朗却不这样认为，他觉得，“对我父
亲的这个评价并不是很准确，‘士大夫’
多指具有文人气质的官员，但他只是一
个纯粹的文人，也只做过编辑部主任这
种业务干部，单从这一点讲，他就没有
可比性……父亲这辈子没有遇到什么
当官的大机会，个别小机会也让家人给

‘掐死了’，他在家里的称呼是‘老头
儿’，不光我母亲，几个子女这么叫，甚
至连他的孙女也这么叫。‘老头儿’也不
是说很淡泊，但在我们家，他就得淡泊。
他是一个喜欢把复杂事情简单化，甚
至，单纯到有些不合时宜的人。说到底，
他就是一个单纯的‘老头儿’。”

在孩子的教育方面，汪曾祺信奉
顺其自然的理念，他认为，只要孩子做
人别太自私，其他方面可以自由发展。
在他眼里，几个孩子没有一个是搞文
学的料儿，不仅不要求他们在文学上
发展，更不会传授写作方法，“文学天
分传不下来，后天也补不上”。汪朗大
学毕业后，进入经济日报社工作，其间
有几篇文章自认为写得不错，也得到
母亲的好评。于是，拿给汪曾祺评判，
他认真看过后，也只是笑道：“呵呵，还
行吧。”对此，汪朗开玩笑说：“家里有
这种老头儿也挺倒霉的，你就彻底断
了文学这个念想吧。”

汪朗上大学时，母亲总希望儿子
能够在文学上有所建树，多次央求汪
曾祺教教儿子怎么写文章，但汪曾祺
从来不答理。有一次，被逼急了，居然
撂下一句话：“我写东西时谁教过我
呀。”从此，再也没人向他去请教了。

从上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汪曾祺
就在北京京剧团任编剧，直至离休。其
间，由他编剧的《沙家浜》公演后，在全
国掀起了“样板戏”热潮，他自己却并
不满意这种创作环境。后来，他回忆
说：“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如北京人
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
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

凡看过汪曾祺作品的读者，都有个
共同感觉：几乎没有悲观和苦楚，字里
行间总是洋溢着一种温暖与美好。因
此，一些评论家认为，他的作品既不够
主流，也不够深刻。汪曾祺曾撰文回应
道：“我知道，我不会成为主流，我就是
边缘作家。我的小说有一些优美的东
西，可以使人得到安慰，得到温暖。中国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是我的国
家。正如沈（从文）先生所说，在任何情
况下，都不应丧失信心。我并不反对荒
谬感、失落感与孤独感，但如果为了赢
得读者，故意去表现本来没有或有也不
多的荒谬感、失落感和孤独感，我以为，
不仅是不负责任，而且是不道德的。文
学，应该使人获得生活的信心。”

正因如此，在人生处于最低谷的

那些年，汪曾祺依然喜欢去观察生活
中美好的一面，他跟农民睡在一铺炕
上，一出汗，虱子能从这头爬到那头，
他觉得这也是一种人生体验，没把这
事看得很不堪、很痛苦。他不是去美化
生活，有意把不美好的东西说成美好
的，而是把生活中真正存在的美好挖
掘出来表现出来，让大家慢慢体会。他
认为，有挖掘生活美与人性善的愿望，
才能发现它们确实存在。

汪朗回忆说：“不仅如此，父亲就
连写在墙上的大标语都记在心里。他
认为好的语言首先要准确、精练，即使
是一个标语，写的没有废话也是好文
字。别看他写文章很雅，实际上，一肚
子坏水儿，有时会有一层别的意思藏
在一本正经的叙述之下，偶尔出现的
一句话、几个字，甚至一个问号、感叹
号都有他的意思在里面。如果你能看
出他在哪儿使坏，然后会心一笑，那是
真正看明白了。”

汪曾祺写过一首小诗：“我有一好
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
小温。”对此，汪朗很有感触：“从这首
小诗就可看出父亲的作品与人生的底
色，父亲并非‘士大夫’，他就是一个单
纯的‘老头儿’。因为他觉得，生活中没
什么太大的温度，有一点暖和就行了，
温度太高就把人烧死了，不正常，也不
自然。他不愿刻意去渲染或拔高什么，
那剩下的就是小温了，就是单纯了。”

这是一块再普通不过的石头，在蜿蜒起
伏的太行山上随处可见，俯拾皆是。也许只
是一次偶然的山洪暴发，这块石头被洪水裹
挟，顺着唐河翻滚而下，渐渐被冲刷、磨洗去
了棱角，变得圆润、光泽，石中蕴含的纹路也
显露出来。它静静地沉睡在唐河的泥沙之
中，亿万斯年，无知无闻。

如果不是宋辽战争，也许它会一直埋没
下去。然而战争爆发了，大宋的士兵们到唐
河岸边寻找石头，准备用作“飞石”，从城头发
射、投掷敌人。于是，这块石头被挖掘出来，
运进了定州城。宋辽缔结澶渊之盟后，边境
承平百年之久，“至则无所用”，它就和其他石
头一起，胡乱堆放在中山后圃的一株老榆树
下。年深岁久，老榆树枯死了，石头上覆盖了
一层厚厚的霉苔。

这时候，它遇到了一个人，一个在当时和
后世名气都很大的文人。大宋如果没有了此
人，就如同大唐没有了李、杜，纵然浩瀚的苍穹
繁星闪烁，但终会缺少一颗最为璀璨的巨星。

这个人，就是苏东坡。
苏东坡于宋哲宗元祐八年来到古城定

州。他来定州的原因，是不堪朝中小人的排
挤和迫害，遂请求外放。外放的地点，他本希
望是越州，即今天的绍兴。早就对这位“严
师”看不顺眼的宋哲宗，很快批准了他的请
求，却把他安置到了军政废弛、民风彪悍的苦
寒边城定州。这样的安排，未始不带有“惩
戒”的性质。为了催促苏东坡早些离开，宋哲
宗甚至不允许他“陛见”辞行。苏东坡怀着怎
样一种心情登程，又怀着怎样一种心情履新，
就可想而知了。

到定州上任后不久，或许只是一次微醺
后的散步，苏东坡驻足在中山后圃的老榆树
下，一眼看到了这块石头。他俯下身来，轻轻
拭去石头上的霉苔和尘土，发现这块石头黑
质白脉，中涵水纹，仿佛蜀地著名画家孙位或
者孙知微所画的山水画卷，泉石相激，浪花如
雪……原来这是一块奇石。

此前，这块石头说方不方，说圆不圆，连
砌墙都不成材料，路过的工匠们看都不愿意
看它一眼；弃置道旁多年，行人甚至懒得上前
踢它两脚；可是，就是苏东坡不经意的一瞥，
一下子使它变得光彩夺目起来。

从此，它不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苏东坡把这块石头命名为“雪浪石”，用

曲阳恒山所产的汉白玉琢成精美的芙蓉盆，
置石盆中，安放到自己的书斋前，并把书斋取
名为“雪浪斋”。第二年四月辛酉日，苏东坡
又刻“雪浪石铭”于芙蓉盆的口沿之上。在闲
暇的时候，他让人以水激石，欣赏它纹理变
化、珠玉飞溅的奇妙神态。人们开始在这块
石头前驻足、观赏，赞叹不已。

苏东坡的同僚、时任定州通判的腾希靖，
在历史上并不以诗词歌赋知名，但他第一个
开始赋“雪浪石”诗，并且一写就是三首。苏
东坡自然不甘示弱，很快次韵和了两首。诗
成，苏辙、黄庭坚、张耒、秦观……当时的文人
墨客纷纷唱和，一些著名画师也对“雪浪石”
进行摹绘，成为历史上“赏石”文化的盛事。

苏东坡贬离定州后，被列为“元祐党人”
骨干，遭权臣残酷迫害、打击，他的诗文被禁
止印制、阅读，刻有他书画文字的石碑被磨
毁、推倒，“雪浪石”也没入蒿莱，盆石俱湮。
随着“元祐党人”冤案的昭雪，“雪浪石”被重
新发掘出来，成为历代文人墨客题咏的对
象。从宋朝到清初，“雪浪石”一直存放在定
州文庙内，守护着一方文脉。清康熙四十一
年，为迎接康熙皇帝的到来，太守韩逢庥兴建
众春园行宫，将芙蓉盆与“雪浪石”移入园中，
并重新修葺了“雪浪斋”，为它避风遮雨。后
来，一向喜欢附庸风雅的乾隆皇帝六次驻跸
定州，每次都对安放在众春园内的“雪浪石”
摩挲赏玩，八叠雪浪石诗，四叠雪浪石铭，二
记雪浪石，使这块石头闻名天下。

苏东坡一生坎坷，屡遭贬谪，走过很多地
方。每到一地，他都多施惠政，并留下珍贵的
文物遗存和文化记忆。这使他到过的每一座
城市，都以他曾经来过为荣。在凤翔，他建造
了喜雨亭，写下了《喜雨亭记》；在密州，他建
造了超然台，写下了《江城子·密州出猎》和有
史以来最好的中秋词《水调歌头·丙辰中秋》；
在徐州，他建造了黄楼，写下了《放鹤亭记》；
在杭州，他修建了苏堤，写下了《饮湖上初晴
后雨》；在黄州，他筑室于东坡，留下了千古绝
唱《浪淘沙·赤壁怀古》和《赤壁赋》……在定
州，虽然只有短短六个多月，在整顿吏治、赈
济灾民、演武阅兵的同时，他精心为稻农劳作
时哼唱的“秧歌”填词度曲，亲手用唐河畔的
黑龙泉水酿造出美酒“中山松醪”，还在文庙
植下了千年苍翠的“龙凤双槐”……而“雪浪
石”，由于苏东坡“加持”进去了自己的品位和
情趣，则成为后世“赏石”文化的瑰宝。

为什么是苏东坡发现了雪浪石？为什么
一块普通的石头，一经苏东坡过目就化顽俗
为珍奇？我想，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和价值。
人们喜爱苏东坡，自然是因为他不世出的才
华。这种才华除了天分，还有对生活的无限
热爱。正因如此，苏东坡才在精神上随缘自
适，在灵魂上高贵而自由，即使处于人生最低
谷，他的审美触觉依然灵敏，善于在生活中发
现美，随时随地感受世界的美好，寻求发自心
灵深处的快乐。

“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
眼睛。”这句话，用于苏东坡和“雪浪石”，真是
再贴切不过了。这块普通的石头，由于苏东
坡目光的偶然投射，赋予了它文化的色彩和
温度。这种色彩和温度，比石头更永恒。

早已故去的父亲，是参加过抗美
援朝作战的志愿军连长，曾经两次荣
立战功。嫂子把家里珍藏的父亲的立
功奖章、证书拿给我看。翻看、抚摸着
发旧的证书，仿佛它是有生命的，仿佛
透过它能找到父亲当年骁勇的身姿。
忽然，那红色印章下的一行字揪紧了
我的心，那是父亲的籍贯——陕西省
汉中洋县西水乡幺庄村。刹那间，一股
莫名的强烈的乡愁从心底涌起——多
少年来，这个地名对于我来说已经很
陌生了，但此时此刻，我忽然意识到它
是父亲的故乡，也是我的根，心里升腾
起一种想去寻根的冲动，它到底在哪
里？那里还有没有我的亲人？

故乡在我的脑海中是模糊的。依稀
记得1969年父亲病重住进了西安的医
院，母亲要照顾父亲，而我们 4 个孩子
最大的还不到 12 岁。束手无策的母亲
万般无奈只能和远在陕南的小叔子商
量，把不到3岁的我和9岁的哥哥、7岁
的二姐从青海西宁送到陕西洋县。我在
大姑家，慈祥温柔的姑姑一家待我如同
亲生。记得曾站在院里小板凳上凝望天
空，浮动的白云就是我的朋友；还记得
跟姑父去过棉田摘棉花，棉壳很扎手，
那大朵大朵的棉花应该是世上开不败
的花儿。这就是我对故乡的所有记忆。

我们兄妹在汉中老家住了大半年，
母亲料理完父亲的后事就把我们接回
了西宁，一个人一直把我们四个孩子养
大成人。现在想来母亲一生有多不容易
啊！后来母亲也去世了，渐渐地老家的
亲人也失去了音信，故乡慢慢地湮没在
岁月中，变成了只有在填写各种证件时
会写上的那四个字：汉中洋县。

去年某日，无意间和来自青海的李
德庆大哥聊起籍贯，他说自己有个在青
岛的老战友杨志鹏也是汉中洋县人，不
如阳春三月一起回趟老家。寻根问祖，

是人的一种本性、一个情结、一份真情。
有些人离乡多年，有些人在外地长大，
有些人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故乡……一
个人也许在某个时候会想起故乡那漫
山遍野的油菜花，破败但充满童趣的院
落，还有屹立在村口的老柳树，每一个
映像都能引起无数的回忆和惆怅。当故
乡在你脑海里浮现时，就真的懂了什么
是乡愁，就彻底明白了“为什么我的眼
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
沉”。回乡提议让我激动万分，终于可以
了却心底的那份夙愿了。

女儿对我寻亲的迫切不以为然，觉
得半个多世纪都不知道家在哪里，又到
哪里寻找呢？我想，水有源，树有根，血
缘和宗族观念，需要代代传承。家族意
识和孝悌观念，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民族
亘古不变的价值观和最基本的美德。心
中有家才有国，小到家族，大到国家，正
是宗族和血缘让人们的认同感、荣誉感
凝聚在一起，人和家才能不断发展壮
大。能不能找到亲人和祖宅，我不抱太
大希望，但是站在故乡的土地上告慰天
上的父母，浇灭心中半个多世纪的乡愁
块垒，告诉孩子们，我们是有根的，这事
一定要做。我的两个姐姐和我有同样坚
定而强烈的愿望，所以就有了清明之前
的故乡之行。

汉中的春天美到极致，大片大片
的油菜花田，桃花灼灼，梨花雪白，空
气里到处弥漫着花的气息。来不及近
乡情怯，故乡就这样清晰而真实地铺
展在脚下，夺目而来。抬头望着空中飘
浮的云朵，不禁想起李白的诗句：“浮
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故乡啊，你漂
泊的游子回来了，你还认得出那个坐
在院子里看云的三岁小女孩吗？

后来的寻亲，一切顺利到令我们
难以想象的程度。杨志鹏大哥细致周
到地安排了我们的行程。汉中市滨海

新区的李主任过去是洋县政府办主
任，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因为行政区
划变动的原因，父亲立功证书上的地
址已经不存在了，纪姓人家也分布在
了三个乡镇。李主任马不停蹄多方询
问，根据大致推断找到一个村支书，又
通过村支书找到村里一位 86 岁的老
人，没想到这位老人居然对我家所有
的情况都很清楚。当年他曾到过西宁，
我善良的妈妈真诚热情地接待过这个
老乡。接下来我们顺利地与叔叔家的
堂哥取得了联系……家里老人们全都
故去了，只剩下叔叔家的三个堂哥堂
弟，听到我们来寻亲，他们从打工地河
南郑州坐车赶回来非要与我们见上一
面。看到和我的兄长一模一样的堂哥，
我们彼此哽咽着任由泪水奔涌而出。
老家的亲人们用最纯朴真挚的方式欢
迎我们，他们做了汉中最好吃的米皮、
醪糟鸡蛋、现磨的菜豆腐招待我们。满
眼的泪，满脸的笑，满心的喜！

堂哥家自留地里仍有祖坟，我们姐
妹三个第一次给爷爷奶奶上坟。看着袅
袅升起的青烟，我在心里对父亲说：今
年是您的一百周年诞辰，您在天上看到
我们寻根故里，祭拜先人，一定非常高
兴吧。感谢您，爸爸，是您的军功章提醒
了我，促成了这段故乡之行……

作家余秋雨说，汉中的山水全都
成为了历史，而这些历史已经成为我
们全民族的故事。这里也是我的老家，
在 2021 年的初春，我跨越五十二载岁
月，找到了我从哪里来的答案，把一份
温暖的、沉甸甸的乡愁收藏于心。返石
途中，诗人席慕蓉的《乡愁》久久地萦
绕在耳畔：“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
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故乡的面
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惘，仿佛雾里的
挥手别离；别离后，乡愁是一棵没有年
轮的树，永不老去。”

寻 亲 汉 中 □纪青云

太行东侧，赵州以北，几
袋烟工夫，就赶到宋城村，古
称宋子。

这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平
原小村。隆冬季节，乡路交
错，民居静卧，薄雾弥漫在乡
野深处。虽说村落平常，历
史上却大有名气。眼前，那
几十座残存的大土丘，排列
有序，勾连盘踞，乃汉代古墓
群。土丘庞大，根基厚达七
八米，方圆约五十多座足球
场 。 这 片 遗 址 又 名 宋 子
古城。

涉足古城遗址，抚摸着
秦砖汉瓦，有种穿越历史的
沧桑感。如能复原、重演历
史，这里一定规模宏大、人气
充沛吧。城市街道宽绰通达，
闹市内外，鼓楼云阁，商贾云
集。酷似李白的《太原早秋》：

“梦绕边城月，心飞故
国楼。思归若汾水，无
日不悠悠。”太行两侧
的俚俗风尚，的确同
根同源，毫无二致。

战国宋子，属赵国，北邻
燕地，南踞古城，属边防重
镇。当地水脉丰沛，帆船便
利，山水丰饶，商贾云集。对
此，燕国觊觎日久。直至他
们挑起了争斗与厮杀。

公元前 251 年，好战的
燕王喜，乘长平之战后赵国
元气大伤，派大将栗腹、卿
秦，统兵侵赵。赵国老将廉
颇当即迎战，沙场就横亘在
宋子一带。廉颇能杀惯战，
迅速斩杀燕将栗腹，捍卫了
国土。

《史记》记载这场争战：
燕国“卒起二军，车二千乘，
栗腹将而攻鄗，卿秦攻代，燕
王喜自将偏师随之，燕军至
宋子，赵使廉颇将，击破栗腹
于鄗，破卿秦、乐间于代，乐
间奔赵，廉颇逐之五百里围
其国，燕人请和。”燕国败北，
从此一蹶不振。

站在这片历史遗迹上，
仿佛仍能嗅到淡淡的血腥
味。半块残砖，小片碎瓦，甚
或每寸土地，亦能触摸到岁
月的脉动。鲜血，铸就了一
段被尘封的历史。

刘邦登基，分封功臣许
瘛为宋子侯。宋子曾为铸币
宝地。当地的“三布币”，俗
称宋子十二铢，属于法定货
币，可见这座城邑享有何等
的尊贵地位。

当然，本地的杰出人物
很多。《后汉书》记载，宋子人
耿纯，不惜毁家灭室，率族人
二千余，在刘秀落魄时，追随
前后打天下。此后，刘秀拜
耿纯为前将军、耿乡侯，最终
追封为东乡侯。永平三年，
刘秀的儿子刘庄，在洛阳南
宫云台绘制了“云台二十八
将”，俗谓“二十八宿”。耿
纯，位列其中，可见，他的文
治武功确实出类拔萃。

真让宋子闻名的事件，
莫过于荆轲刺秦王了。

公元前 227 年，燕国易

水，居然与赵国宋子，紧紧地
勾连在一起。当年，荆轲受
燕太子丹所托，去刺杀秦王，
结果失败，自己被杀。秦王
令大将王翦统兵灭燕，并且
通令追杀荆轲同党。

荆轲的挚友高渐离，本
是燕国音乐家。他曾在易水
河边，为荆轲击筑壮行。二人
唱和的名句流传千古：“风萧
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
复还。”荆轲被杀，高渐离踏
上了逃亡之路。大秦统一后，
他仍被追杀。《史记·刺客列
传》写道：“秦逐太子丹、荆轲
之客，皆亡。高渐离变名姓为
人庸保，匿作于宋子……”

高渐离，被司马迁称为
豪士，他一定目光如炬，又颇
有胆识。对于落脚之地，一
定有所盘算。最终，他选择

了陌生的宋子。宋子
人淳朴厚道，好名重
义，相当可靠。这种选
择没错，即使宋子归

秦，当地人仍甘冒风险，待如
上宾。对高渐离的身份，宋
子 人 心 知 肚 明 ，却 没 有 外
泄。宋子人舍生忘死，保护
豪士，除了敬奉他的故国情
怀，也彰显出当地人朴素真
切的处世之道。

豪士，重名轻死。高渐
离在易水河边送别的挚友荆
轲，以死铭志，博得了好名
声。荆轲死后，高渐离记得，
俩人曾私下约定：“念久隐畏
约无穷时。”此时，他只能前
赴后继，迈出与荆轲类似的
脚步。高渐离决计以死履
约，为友复仇。在星光迷离
的夜晚，他悄然离开宋子，西
上长安。

距宋子渐远，猛地回头，
高渐离感慨万端，他满含热
泪，挥别故地乡邻。他长长
一揖，感天动地，那修长清瘦
的身影，只能含恨远去了。

可惜，高渐离只是一位
音乐家，手无缚鸡之力，行刺
秦王，谈何容易。他入秦之
前，故意把双眼熏瞎。以筑
击打秦王时，早被武士诛杀
而死。此刻，高渐离毫无畏
惧，哈哈大笑。他终能“为友
全义”慷慨赴死了。难怪司
马迁评价道：“此其义或成或
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
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西晋名家陆机，曾写过
《豪士赋序》，他笃信，立德与
建功，截然不同。立德由己，
取决于内在的个人心性；建
功 ，则 需 外 在 的 条 件 与 机
遇。高渐离以音乐家身份，
扮演刺客，当然是立德有余，
建功不足了。

秦王派兵赶到宋子，早
已人去城空。当地人没有丝
毫的后悔，他们与高渐离声
息相通，“好名轻死，尚侠重
义”。共有的人性品格，足以
震撼青史，感召后人。

战国那些离奇动人的生
死故事，竟在宋子古城的老
街巷里，陡然复活了……

古 城 旧 事
□李景朝


